
地方文献与地方史的叙述

地方文献与地方史的叙述

— 读 《闽都别记》 中的舍族故事

黄向春

《闽都别记》 是 一部清代至 民国时期流行于福 州 民间的

话本小说
。

据傅衣凌先生的考证
,

此书的写作年代约在 清乾

嘉之际或更后 些
,

是 由当时福 州说书艺 人根据本地 民 间传

说
,

并参考历 史故事拼凑而成
,

作 者署名
“

里人何求
” ,

莫

可详考
。

现所见版本为清末 宣统年间 ( 1 909 一 19 11 年 ) 藕根

斋 (福州董执谊 ) 石 印本
。

本书的叙述 以唐末五代周 氏族人

的故 事发端
,

详于开闽王氏
,

经宋 元而迄于清初
,

内容极为

庞杂
。

书中保留着 大量 的福州地 区的民间故 事
、

神话传说
、

歌谣俗谚
,

这些故事传说谣谚颇 为生动详细地反映 了当地 的

社会 生活的面貌
,

包括经济生活
、

文化 生活
、

民间信仰
、

习

俗风 尚等等
,

为后人研究福州地 区的社会历史 文化提供了除

正史之外 的有益补充
。

傅衣凌先生对此 书的学术价值有很充

分的肯定
,

他认为虽然此书属拼凑 而成
,

缺乏系统
,

时 间观

念也 不严谨
,

且文 字欠雅 驯
,

带有不少
“

低级趣 味
” ,

但 书

中所保存的民间故事
、

神话传说和谣谚等 口头文学材料
,

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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舍族文化研究

资 民俗 学家
、

语 言学家以及研 究福建地方史者和文学史者参

考
。 ①

在 《闽都别记 》 中
,

地方社会 的人群分类是故事展开的一

个基本背景
,

也是全书的一部分重要 内容
。

书中描述了三类人

群—
“

北岭三姓
” 、 “

唐部人 (诸娘 )
” 、 “

曲蹄
” ,

他们分别

对应于
“

住在 山上的人
” 、 “

住在平地的人
”

与
“

住在水上的

人
” 。

而所谓
“

北岭三姓
”

指的就是福州地 区 的舍族
。

相对 于

后两者而言
,

作者对
“

北岭三姓
”

着墨较少
,

并且只是通过书

中人物之 口来大略讲述这群人 的历史和现状
,

但这些内容却涉

及舍族的祖先传说
、

姓 氏来源
、

图腾信仰
、

社会习俗及其与福

建地方史的关系等等方面的情况
。

更为重要的是
,

它从一个侧

面反映了 《闽都别记》 成书年代福州地区舍汉关系的概貌和汉

人地方社会对舍族的一种历史认知 的模式
。

因此
,

这些 内容也

是有其特定 的史料价值和民族史研究意义的
。

以下笔者尝试对

此略作分析
。

《闽都别记 》 中涉及舍族 的内容主要 在第二二六 回
、

第二

二七回 :

仁翰 日 : “

此乃 敝地 开疆建 国之 阂越 王 墓
,

少得人

知
。

治弟 少年时
,

曾看外纪
,

只 知墓在城 内
,

寻之不 着
,

不知即在贵衙府之后
。

今 因开现
,

再看扩 中碑记
,

始知不

错
。

只是看过记不 周全
,

恐说 有错
,

勿得取 笑
。

敝地乃 百

粤 文身番蛮之地
。

蛮亦有种
,

其 头面 身体皆以针刺成五 色

花纹
,

或鸟兽草木
,

分别各种
。

战 国时
,

夏禹之后裔
、

越

王 句践之七世孙名无疆
,

与 楚战
,

不利
,

国被楚夺
,

徒族

入 闺
,

遂为君长
。

诸番蛮不顺 者征之
,

杀男 留女
,

二性落

水
,

渐开其国
,

都 于冶 山
,

营建宫殿
,

称 为 阂越王
。

朝 中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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地方文献与地方史的叙述

文武
,

苑 内妃峨
,

皆江浙随来
。

无脸有一妹
,

名娴仪
,

年

已及异
,

在内楼刺绣
。

宫中有一犬
,

常礴楼上
,

仰头 与王

妹对视
。

娴仪 自顾花柳
,

并未看及
,

数 日如是
。

唯 两侍女

因见犬视甚无礼
,

逐之下 楼
。

去之又来
。

将 门 紧闭
,

犬仍

守候
,

门一开即钻入
。

侍女执杖打之
,

拒 犬 回枪
,

将一女

咬 死楼上
。

犬仍 不 去
。

外人闻知 犬咬侍女
,

将 犬缚 而 杀

之
。

因犬皮毛华丽
,

剥下 硒于外苑
,

忽然一阵狂风
,

皮剑

于空中
,

飞入 内楼
,

将娴 仪浑身包住
,

劈 不能脱
,

许久 自

化 为灰
,

飞散而 没
。

娴仪惊魂始定
,

楼 内无人
,

只一 老

姐
、

一侍女
。

老抠知是前对视之犬皮
,

骇 曰 : `

怪道那草

畜痴心妄想 ! 被外面打死
,

心 扰不灰
,

作鬼头风
,

将皮得

抱 沾王姑娘身上
,

才愿 自化成 灰去矣
。 ’

即连 步下楼
,

探

外苑之人知否
。

内苑并不 知情
,

以是皮被风卷去无踪
。

老

姐回 至楼上
,

戒 勿外扬
。

其娴仪不过惊怯一时
,

自此不 觉

腹中有孕
,

只 四 个月
,

便产下 一雄犬
。

老姐欲将其掩弃
,

娴仪不忍
,

令潜抱 出
。

值外有 犬姆方育子
,

抱与帮乳
,

犬

姆 亦肯抚之
。

及犬长大
,

异于凡犬
。

无何
,

王欲将妹嫁于

大臣之子弟
,

日期将近
。

娴仪即对老姐泣说
: `

凡有血气

者
,

情理 皆一
,

我 自顾容貌有何美处
,

犬 亦情钟
,

致命扰

不 灰心
,

及 沾身
,

即 自化灰
,

遂致感怀胎孕
。

彼乃 畜类
,

有心属我
,

至于捐躯成灰
。

我乃人身
,

既受其胎育子
,

还

有再嫁之理 ! 兹奉母兄之命 出嫁
,

敢有别说 ! 唯一死 而

已
。

今无别托
,

我所生之 犬子
,

取名娜钟
,

小心 看视
,

至

长大与之传流后代
,

不 绝其嗣
。

我 虽死
,

亦 感你之惠也
。

亦不 可再与第二个知之
,

切嘱 !
’

老摄唯劝 慰之
,

是夜竟

自继死房 中
。

母兄以是患鬼
,

收埋而 已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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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都钟长大
,

毛色形状异于凡犬
,

多人谋取
。

老温死

不 肯与之
,

寝食 不 离
,

教之 言语
,

不 异于人
。

通 宫男女皆

爱之
,

呼之为都舍人
,

摄为都 母
。

因王要之
,

不敢拒
,

只

得送 至 内苑
,

恳求随犬终身
,

王 亦许之
,

仍 名娜钟
。

王 亦

甚爱
,

或有人背地 以 大姆 引诱
,

要他 交合传 种
,

他竟 不

顾
。

王 一夜独饮
,

至更阑 出外苑步 月
,

唯他随之
。

仿佛见

林 中有人影
,

他 即跑去
,

只见树叶摇动
,

少顷跑回
,

浑身

带血
。

王惊疑喊至人众
,

查看
,

林 中一人被咬 断咽喉
,

短

衣执刀
。

原来是番人 来行刺
,

越墙而入
,

若无都钟
,

王命

休矣
。

自此皆呼都舍人
,

内外不敢轻慢之也
。

无何
,

漳州

蛮反
,

无疆带娜舍人率兵亲征
。

漳蛮败走广东
,

投南粤蛮

借兵
。

南粤蛮亲督 蛮兵万 余至 漳
。

阂越 王与战
,

寡不 敌

众
,

被 困坟心
。

外无救兵
,

内无粮草
,

危在旦 夕
。

查挪舍

人 已不 见矣
。

困至十 日
,

粮草已绝
,

束手待毙
。

忽见挪舍

人 口街 一人 头 由外跑 至
,

王惊 问之
,

他说
: `

王 兵败被

困
,

臣思寡不敌众
,

无计可施
,

入于蛮营
。

蛮兵头欲杀烹

食
,

臣说是天 帝命我见你王
,

有敢杀我 ? 众始骇
,

将 臣引

见 蛮王
,

说 犬会 言语
’ 。

王 亦讶 问 臣
: `

怎说 ?
’

臣 答 :

`

我乃上界娄金 星
,

天帝以 大王有天子分
,

令我来位助
。 ’

蛮王乃 喜
,

留在 内间
,

即问 臣 : `

现在 闽王被 围住
,

一鼓

杀入
,

可灭否 ?
’

臣答以
: `

不 可
,

中间有埋伏
,

只可 困
,

其 日久粮尽
,

自来投降
。 ’

蛮王 以为妙策
,

臣又背地与说
:

`

天帝有 密诏
,

救赐 大王 为 中国 大皇帝
,

不 可与人 得知
。

今夜可将 内外人众屏退
,

寂静焚香
,

待至三更
,

上天有使

者捧诏至
,

大王 须接受
,

明 日 闽王 自投
,

直抵中华
,

不 过

数 月为大 皇帝矣
。

如今夜有一人得知
,

天诏下 降
,

福反 为

—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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祸矣
。 ’

蛮王至夜果令人众尽行退避
,

金鼓 不鸣
。

因蛮王

嗜酒
,

见酒 不醉不休
,

即诱 以饮酒待诏
。

臣劝之大醉
,

故

得咬其首级 带回
。

今番王 已死
,

余众 自散矣
。 ’

问王大喜
,

将头持看
,

扰有酒 气冲人
。

将首级标写
: `

南蛮王 头首
’ ,

挂于大树枝上袅示
。

那夜
,

蛮兵遵令
,

皆出安息
,

至天明

入 帐
,

见王无 头
,

军心 大乱
。

传说头 首挂在 阂王营盘树

上
,

皆以有奇人割取去
。

变兵皆惊
,

各 自奔逃
。

阂王率兵

追杀
,

得 来粮草器械 无数
。

蛮兵 皆跪投降
。

阂 王凯奏回

军
,

漳
、

泉便安静
。

唯 南粤蛮王之头挂在树枝上
,

因感受

树木之精气
,

雨露之滋 润
,

生连 于枝间
,

变为椰子
,

其树

变为椰树
。

故今椰中有酒气味也
,

即昔 日南粤蛮王之醉头

所化
,

其 酒气尚在也
。

其树高十余丈
,

子结如人头
,

种遂

传至广 南诸处
,

今津州扰有此种
。 ”

… …

再接前文
,

林仁翰说
: “

阂越 王得胜 回朝
,

首封都钟

为大将 军
。

因说
: `

恨抑不 能 变人
,

如 能 变人
,

孤有一

女
,

招抑为婿
,

方可酬答前功
。 ’

娜钟答说
: `

王知有恩
,

亦能变人
。 ’

王讶 问故
,

都钟说
: `

前 日旋功之时
,

在 释

站遇 一道人
,

见 臣即 问爱 变人否
,

臣不 敢言
,

只摇尾仰

视
,

道人便会意
,

又说
,

汝欲 变人
,

可去于 山 顶 寻我
,

代

为作法不难
。

那道人嘱 了便去
,

今蒙王施恩
,

容 臣去寻
。 ’

王闻言
,

即令去寻
。

椰钟至 山巅
,

采寻着道人
,

向之摇尾

点 头
,

道人便会意
,

随他下 山见王
。

王问他
: `

曾许此犬

变人否 ?
’

道人应有
。

又 问 用何 法
,

道人说
: `

只 用朝 门

外金钟
,

脱胎 于 内殿
,

革至 四十 九 日
,

开起即成人矣
。 ’

王 曰 : `

革至许久
,

不 饿死
,

亦被杀
。 ’

道人笑 曰 : `

不

死才转得轮回
,

王休虑
,

自有法术
。

若先惊 怕
,

安得 变

6 3
·

—



番族文化研究

人 ?
’

王从之
,

心 总担 忧
。

那道人 即令人抬钟 将犬 罩住
,

自在外面
,

鹉步念 咒作法
,

喷 了法水
,

嘱未至 四十 九 日
,

切 不可开
。

吩咐讫
,

回去于 山
。

革至 四十八 日
,

王 恐其俄

死
,

开看再罩
,

先备食物与食
。

令人 开起
,

只见一团如云

雾
,

见天即散开
,

见出一犬 头人身
。

王 以是变不 得全
,

即

令人请道士至
。

道士一 至
,

说
: `

未满 日数先开
,

故 变不

全
。

今破 了
,

不 能再 变
。 ’

王甚退悔
,

无 法
,

即以峨墉 公

主配之
。

公主 一胎生下 三子 皆男
。

公主在宫中分娩
,

时才

三 日
,

即令送进 阅看
,

恐 亦犬 首人身
。

长 以 螺壳盛之
,

次

以木盘盛之
,

三 以竹篮盛之
,

挪 骑马 亲送进宫
。

王 同夫人

见皆属人体
,

喜甚
,

即以 各盛之物为姓
,

分作螺
、

盘
、

蓝

三性
,

长成各 配 以 民女为妻
,

再 生子女
,

不 得婚配于 外

性
。

那公 主只 生 此三子
,

不再 育矣
。 ”

仁翰说 至此
,

家 中

请 用午膳
,

太 守笑 曰 : “

听老先 生之 言有趣
,

叫食什 么

饭
,

可即排在 此
,

一 面 食
,

一 面讲凑
,

好 么 ?
”

仁翰答
:

“

甚好 !
”

遂排上
,

三人 坐饮
。

拿宝 笑 问曰
: “

一性分作三

姓
,

以有服之 亲堂兄妹为夫妻
,

总是本 家之 派系
,

与礼可

乎 ?
”

仁翰答 曰 : “

此 乃无疆 王 体都珊马欲子子孙孙世 守

山 乡之 志
,

故分三性
,

以避 同姓成婚之礼
,

今三姓 自行婚

配
,

庶几后世无穷
,

无难娶之 旷 男
,

当无异性之骄婿
,

可

致三族之社祀
,

亿万年 不 断也
。 ”

太守 曰 : “

虑后之谋 至

当
,

今不 知还 旺否 ? ,,t 仁翰 曰 : “

现在北岭 内挪里 螺
、

盘
、

蓝三姓 旺甚
,

恰似武陵之桃花源也
。

那都骑马一革 于金钟

内
,

炼 成一笔成文
,

不独择吉地与子孙
,

尤 能择吉穴 与 闽

王 安葬
。

至无 疆 王 莞
,

择屏山 上下 两处吉穴
,

言葬上穴
,

世代王侯不断
。

下穴王侯 亦有
,

天子 无
。

后 王之子孙
,

竟

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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葬于下 穴
。

先不知其处
,

今始知即添油之地也
。

那娜骑马

庐 墓三 年
,

在于 扩 内作诚语
,

留遗后 代
。 ”

太 守讶 曰 :

“

前 日开之诚语
,

莫 即都珊马之所遗也 ?
”

仁翰答曰 : “

非

也
。

都珊 马之诚
,

乃战国时无接传至十二世孙
,

名无诸
。

现今添 了油
,

垂相 包劫又遗新诚
,

至今与太公祖大人接添

也
。

都骑马之原诚
,

已经包垂相 开现
。

今所现乃 包垂相所

遗之诚也
。 ”

太 守又 曰 : “

都珊马之诚怎现 ? 包垂相 怎样

重遗 ? 今再说知
。 ” ②… …

这个故事是由书中主要的仕宦家族林氏的长老林仁翰娓娓

道来的
,

听者则是福州太守许悠及太守府的执令太保 (
“

旗金

太保
”

) 曾拿宝
。

③引出这段故事的缘由
,

是作为外来者的地方

官许悠与有
“

置 民
”

出身嫌疑的
、 “

不居财
”

(意即
“

留不住

钱财
”

) 的曾拿宝
,

误开
“

开闽王
”

无疆之墓而被遗俄罚添灯

油
,

最终破尽家财始得脱身
, “

乡宦
”

林仁翰代为道出王墓及

墓 中遗截的来龙去脉
。

虽然故事情节的叙事背景为宋代
,

但无

疑它更多的是反映了该书成书年代即清代中叶前后福州地方社

会对舍族的一般性认识以及对他们的
“

来历
”

的一种解释
。

至清末
,

随着舍汉接触的增多
,

人们对舍族的了解也逐渐

增多
,

但对舍族与
“

盘瓤
”

(
“

犬
”

) 关系的看法仍然没有多大

的变化
,

还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某种
“

神秘感
” 。

如 《侯官乡

土志》 谓 : “

舍之种
,

舍亦作挪
,

不知其何所祖
,

或为盘瓤后

也
。

阂学瞿 《粤述》
、

陆次云 《炯溪纤志 》 皆载之
。

结庐深 山
,

聚族而处
,

有盘
、

雷
、

蓝三姓
。

按 《罗源志》
,

隋时舍民有大

功
,

封王
,

生三子一女
,

长赐姓盘
,

名 自能 ; 次赐姓蓝
,

名光

辉 ; 次赐姓雷
,

名 巨佑
,

皆封侯
。

女赘钟姓
,

名 志深
,

官三

品
。

盘姓今无闻
,

只蓝
、

雷
、

钟三姓
,

蔓延各处
。

自相配偶
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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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与平 民通婚姻
。

其男子则短衫徒跳
,

其妇人则高髻垂缨
,

俗

呼犬头公主
。

执业甚微
,

多缚麻篙 为扫帚
,

挑往城郭各处 贩

卖
。

耐 劳杂作
,

弗事商贾
。

礼俗不通
,

言语不同
,

久已化外视

之矣
。

近数十年来渐与土人 同化
。

雷
、

蓝二 氏间或侨居省城
,

且有捷乡
、

会试
,

登科第者
。

然其种界划然
,

族类迥异
,

大抵

与两粤之瑶
,

滇
、

黔之苗同一血统
,

焉得不区而别之 ?
” ④无论

他们的先民是否源 自盘瓤
,

或者与某朝某代的某位功 臣有关
,

他们显然都被当地的
“

平民
”

们视为
“

化外之 民
” ,

即使是有

了与
“

土人
”

的同化
,

且有
“

捷乡
、

会试
,

登科第
”

者
,

他们

与汉人之间的族群认 同也是迥然有别 的
。

在诸如地方志的编撰

者等地方文人的眼中
,

一方面力图做到文化上的
“

正本清源
” ,

同时心 中根深蒂固的
“

划然
”

界线又难免使他们抱有某种
“

录

异志怪
”

的
“

偏见
” ,

于是对于舍族这个
“

异类
”

的认识 多少

带有
“

历史的想象
”

的成分也就不足为怪 了
。

汉人对舍族的某种
“

神秘感
” ,

既来 自于有关他们的
“

族

源
”

的传说
,

也来 自于他们与某些
“

神秘力量
”

的联系
。

在这

个故事 中
, “

挪钟
”

由犬变人的过程
,

以及练成
“

一笔成文
”

的本事
,

并具有择吉穴
、

留俄语的非凡能力
,

都与道
、

巫的力

量有着密切的关联
。

这反映出在 《闽都别记》 成书年代人们对

舍族 的认识 已经包含 了这部分特殊内容
,

或者说人们在想象
、

表述
、

定义舍族时总是会把他们与那些力量联系起来
。

由此我

们 可以 推测
,

在清代中叶以 前
,

在舍汉长期的接触交往 过程

中
,

舍族人在这方面表现出了某种族群 的
“

职业性
” 。

这一推

测可以在其他文献中得到印证
。

实际上
,

早在明代人们就 已经

注意到了舍人具有这方 面的
“

特异
”

才能
,

谢肇浏 《五杂姐 》

载 : “

闽女巫有习见鬼者
,

其言人人殊
,

足征诈伪
。

又有吞刀

—
·

6 6



地方文献与地方史的叙述

吐火
,

为人作法事镶灾者
。

楚
、

蜀之间
,

妖巫尤甚
。

其治病祛

灾
,

毫无应验
,

而邪术为祟
,

往往能之
。

如武 冈姜聪者
,

乃近

时事也
。

吾闽山中有一种舍人皆能之
。

其治祟亦小有验
,

舍人

相传盘瓤种也
,

有苟
、

雷
、

蓝等五姓
,

不巾不履
,

自相 匹配
。

福州闽清永福山中最多
。

云闻有咒术
,

能拘 山神
,

取大木箍其

中云
: `

为吾致兽
。 ’

仍设阱其傍
。

自是每夜必有一物入阱
,

膺其欲而后已
。 ” ⑤可见

,

舍人善治祟
、

施巫咒
,

在 明代即已为

人们所认识
,

甚至其法术的
“

应验
”

还得 到了至为难得的肯

定
。

从这一记载还可看 出
,

舍人的巫道不仅仅是在舍族内部的

活动
,

很可能有一部分舍族巫师术士 已经走出舍区
,

为汉人提

供此类施咒作法
、

驱邪治祟的服务 了
。

而这些具有
“

族群性
”

意义的
“

特质
”

一直传承至今
,

成为地方社会以及研究者所界

定的舍族传统文化习俗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
。

就 《闽都别记》 中
“

挪钟
”

故事的版本而言
,

它显然与在

各地舍族中广为流传的盘瓤传说大同小异
,

在叙事结构上 和主

要的情节上也是基本一致的
。

盘瓤传说在各地有不少在细节上

略有差异的版本
,

蓝炯熹先生曾把盘瓤传说的文本划分为三种

类型
,

其中第一种类型的叙事对象包括
“

盘瓤王
、

高辛帝
、

三

公主
、

三男一女
、

番王等
” ,

情节 比较完整
,

与 《风俗通义 》
、

《搜神记》
、

《后汉书 》 等经典史籍中的相关记载也最为接近
,

而其他类型的文本则反映了这个传说在不 同地 区
、

不 同时代及

不同讲述者 中的变异⑥ 。

对于产生这种变异的原因
,

蓝先生没

有做更多的分析和说明
。

与经典的盘瓤传说相对照
,

《闽都别

记》 中
“

娜钟
”

故事的主要人物和情节
,

很明显地带有福建地

方史的色彩
, “

高辛帝
”

变成 了
“

无疆王
” , “

挪钟
”

为王妹

所生
,

其诞生过程也比
“

寄生于高辛皇后之耳
”

的说法更为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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折
, “

番王
”

具体化为
“

漳州蛮
” , “

三公主
”

变成 了
“

娥婿

公主
” ,

整个故事的展开也被置于闽越王辟土立 国的历史背景

之 中
。

故事的讲述者把他的民俗知识以及对
“

异族
”

的认识与

地方史 的知识揉合在一起
,

很生动地体现了神话传说与地方史

的
“

嫁接
”

与转换
、

整合
。

对此
,

半个多世纪前叶国庆先生在

对福建话本小说 《平闽十八洞 》 的研究 中曾作过精彩 的论述
。

叶先生指出
: “

史实与传说其间之关系若何
,

吾人当可得一较

深切之认识
。

中国古史之记载
,

类同传说
,

差异殊多
,

而后出

之记载事愈黔愈详
,

领刚师谓其层叠而成
。

此种层叠之材料
,

自故事与传说演变之现状推之
,

当为地方之色彩所构成
。

余料

若以此种眼光
,

加以分析
,

必有良好之获也
。 ” ⑦同样 的

,

以这

样的眼光来看待 《闽都别记 》 中的
“

挪钟
”

传说
,

我们或许可

以对传说本身
、

地方史以及
“

地方色彩
”

等种种
“

历史
”

表达

之间的关系有更深人的理解
。

更进一步论之
,

把历史表达为神

话
,

或者把神话通过历史 的话语来表达
,

涉及不同情境下不 同

的讲述者
、

诊释者的知识背景
、

族群背景以及文化认同等具体

的要素
,

如果我们能把着眼点放在这些要 素 (概言之即具体的

人的要素以及他所处的历史环境的要素 ) 及其相互关系上
,

或

许会 比单纯去寻找
“

隐藏在神话背后的历史真实
”

或神话与

历史证据 的一一对应
,

更能挖 掘多 面相 的历 史的 丰富 内涵
。

“

挪钟
”

故事 的讲述者林仁翰
,

可以说是地方文人 的代表
,

他

们既拥有经典的历史知识
,

同时又是地方史 的建构者和诊释

者
,

把地方史的
“

地方性
”

嵌人经典的历史知识的脉络是历代

文人常见的心态或倾向
。

实际上
,

林仁翰只是 ((闽都别记 》 作

者 的
“

代言人
” ,

遗憾 的是
,

这个 (些 ) 作者究竟为何人
,

他

(他们 ) 的时代背景和身份如何
,

已经无从查考
,

但可以肯定

—
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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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是
,

通过这样的讲述以及 《闽都别记 》 本身在福建 (特别是

福州地区 ) 地方社会和地方文化传统中的特殊意义
,

诸如此类

的故事自该书的成书年代前后起已 经成了这一地区民间所共享

的有关他们心 目中的
“

异族
”

知识和一整套地方史知识的一部

分
,

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在福州市井乡间的香老 口中听到这个与

之版本相同或相似的舍族起源故事
。

达成这种共享
,

除了有明

清以来舍汉族群接触与互动 日渐增多方面的原因之外
,

地方文

人建构地方史的活动
,

加之地方史 知识通过 口 耳相传
、

说书
、

戏剧等媒介在民间的传布普及
,

也是相当重要 的方式和途径
。

有意思的是
,

尽管 《闽都别记》 的
“

挪钟
”

故事讲述得有

根有据
,

与人们所
“

共享
”

的地方史知识也最为贴近
,

但据笔

者所知
,

福建各地的舍族并不认同这个版本
,

更不用说其他地

区的舍族了
。

显然
, “

闽越王无疆
” 、 “

王妹
” 、 “

娥婿公主
” 、

“

漳州蛮
”

并未进人到舍族人所共享的历史 知识中
,

这生动地

反映出隐含于历史知识中的族群背景— 历史知识以及包括历

史知识在内的
“

文化
”

的传承与表达往往与族群分类
、

族群认

同是紧密相连 的
,

同时也反映出历史实践在不同的具体社会文

化情境下展开的多样性与灵活性
。

我们今天的许多历史活动其

实也与古人并无多少本质上的差别
,

只不过是所处的社会文化

情境已时过境迁而已
。

当然
,

我们会 比较警惕历史记载本身的

时代烙印和阶级属性
, “

挪钟
”

故事也同样多少反映出掌握历

史书写和言说权力的人对
“

异族
”

的鄙夷和歧视
,

但我们往往

不会意识到作为地方史
、

地方文化 书写者 的当代文人
,

有不少

仍然在继续着这样 的历史实践
,

他们要面对的首要任务
,

就是

如何努力把神话传说与地方史的脉络和地方文化的
“

特色
”

联

系起来
,

再把地方史与更大的朝代史
、

国家史联系起来
。

而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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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样的视野之下
,

人们很容易找到某种历史的
“

残余
”

— 就

像林仁翰或者 《闽都别记 》 的作者找到舍族是闽越国的
“

残余
”

一样
,

这类
“

残余
”

往往又是建构地方史
、

地方文化之
“

地方

性
”

的不可或缺的要素
。

因此
,

可以说不仅历史与神话传说的

微妙关系
“

为地方之色彩所构成
” ,

而且反之亦然
,

历史与神话

传说的互动和多元表达也造就了
“

地方之色彩
” 。

对此
,

我们每

一位从事历史和社会文化研究的人都应该有清醒 的头脑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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